
B16 2010 年8 月11 日 星期三
编辑：王学钧 组版：商进

今日烟威·威海巡城

我的快乐，你的诧异

“快闪族”惊艳威海街头
文/片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实习生 刘金震

快闪，渴望理解

快闪，

年轻人的游戏

“快闪”给人们带来的则多是不解，尤其
是成员们的家长，他们认为这是不务正业。
“朗姐”说，我们最缺的就是理解，这是都市时
尚生活的一种方式，可以给我们减压、带来快
乐，也可以展现自我、增强大家的自信，而成
员的家长大多都反对，他们还接受不了这种
时尚方式。
“淘淘”在威海一中读高一，专业是画画，这

个暑期父母给他聘了专门的辅导老师，而他更
喜欢跳舞，也是“快闪族”中的一员，他一直瞒着
父母参加训练。距“快闪”首秀还有3天，他突然
打电话给“朗姐”，“妈妈发现我跳舞了，怕耽误
前途，以后不能参加‘快闪’了。”但是，第二天他
仍偷偷从画室跑出来练舞，结果被父母发现，一
顿争吵和哭闹之后，妈妈同意他上午画画、下午
练舞。7月25日晚在幸福门广场，淘淘的父母赶
到现场观看表演。“他父母对孩子非常满意，对
‘快闪’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当时只想告诉家长，
您的孩子没有不务正业。”“朗姐”说。

目前，“朗姐”和她的“快闪族”还在准备
一场又一场的“秀”，“赵庆俊为我们编导了舞
蹈，也是领舞者，他马上就要去上海上大学
了，我们会用一次‘秀’给他送行。”

28岁的于丹是威海“快闪”活动
的组织者，因所开商铺的名字中有
个“朗"字，她被成员们称作“朗姐”，
“成员有50多人，多是中学生，也有上
班族，最小的才14岁，还有一个叫赵
庆俊的19岁韩国男孩，他曾是我们的
编舞和领舞。”“朗姐”告诉记者，
“我们成员已经相互认识两年多了，
都是通过网络结识的，经常聚在一
起玩。”5月份，“朗姐”在关注“东方
神起”组合的贴吧时，偶然看到一网
友发布的“快闪”召集令，称7月4日
在全国一些城市“快闪”，“当时觉得
挺有意思，就做出了申请，省内只有
威海、济南、青岛、潍坊四个城市通
过申请。”
“朗姐”组织的“快闪”活动很快

得到了朋友们的响应，来自文登的
中学生张凯童笑言，“一天早晨我还
在睡觉，朋友打电话过来，喊我去
‘快闪’，就这样加入了‘快闪族’。”
黄薇是一名高二学生，“我喜欢跳
舞，加入‘快闪族’就是为了跳舞，而
且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为了首秀成功，他们提前一个多月
就开始了准备，50多个人聚在练舞房
里，每天要练舞5个多小时，“有的人要
考试，有的人要上班，一些成员自愿地
挤出中午休息时间赶到舞房，到下午再
回学校上课，你来我走，大家很少能全
聚在一起。7月4日，恰逢威海各中学进
行会考，参加“快闪”人员不足10人，只
好将首秀活动推迟到7月25日。”

7月25日，“快闪”首秀就表演了三
场，他们选择了有特色的地点，大世界、
国际海水浴场、幸福门广场。他们事先

把音响放在预定地点，一群人夹杂在路
人中行走，装作相互不认识，而行至预
定地点后，音乐突然响起，他们则快速
地列成预定的阵型，飞快舞动起来。这
场景无疑吓了路人一跳，而正当路人诧
异时，他们却又快速地散开离去。

在“朗姐”只有9平方米的小店内，
几名“快闪族”成员正愉快地聊天，黄
薇说：“‘快闪’活动可以解除学习中的
苦闷，遇到烦心事可以相互倾诉。”张
凯童则说，“站在人群中舞蹈，我不再
腼腆。”

街头路人匆匆行走，舞曲突然响
起，人群中的一些青年男女快速列成
舞阵舞动起来，几分钟后，他们又在人
们诧异的目光中快速消失。这就是威
海街头的“快闪族”。组织者“朗姐”说，
这是都市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可以
排解苦闷、展现自我。

快闪，我闪我的快乐

“快闪族”（Flash mob）是一群互不
相识的人，通过因特网相约在指定时间和
地点集合，然后一起做出一些无意义的动
作，例如拍手掌、喊口号等。“快闪族”最早
起源于2003年5月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当
时一个名叫“比尔”的组织者召集了500
余人，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玩具反斗城中，
朝拜一条机械恐龙，5分钟后众人突然迅
速离去，“快闪族”因此而闻名。

格相关链接

“快 闪族”在威海大世界前舞动。


